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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四十年

中国科学院国际合作局

中国科学院自 ����年 �� 月成立以来
，
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

，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后
，
认真贯彻执行中央的对外方针和政策

，
根据科学发展的规律

，
以科学院的优势和学术

风格
，
积极开展国际交往

。
全院已与 ��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签订了 �� 多个科技合作协

一

议
，
其中院一级协议为 �� 个

，
分布在 �� 个国家和地区

。
自 ����至 ����年 �� 年期间

，
派出和

请进总数为 ��
，
���多批

，
��

，
���多人 �其中����年为 ����人

， ����年为 ����人
， ����年为

石��� 人�
，
平均每年 ����人

。
在培养人才方面

，
自 ����年以来

，
中国科学院通过国家派遣计划

和本身联系渠道
，
向 �� 个国家和地区派遣留学人员�包括以学习

、

进修为主要目的的访问学者

和研究生�����多人
，
其中访问学者约占 ��外

，
研究生约占��外

，
我们还通过院级间的双边合

·

作协议以及国外有资助来源的渠道
，
向国外大学

、

科研单位等派出进行中长期 ��个月以上�合

作研究的中高级科技人员 �主要是有副研究员职称以上的人员�共约 ����多人
。
其中许多人

在国外期间做出了出色成果
，
回国后在科研工作岗位上发挥了骨干作用

，
成为学科带头人

，
创

造出新成果
，
为发展我院科学事业起了很大的作用

。
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

，
通过这些交流活

动
，
在改善科研环境和条件

，
引进

、

吸收
、

消化
、

创新国外先进科技以及开辟高技术产品进人国

标市场的渠道等方面
，
发挥了重要作用

，

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
值此庆祝建院 �� 周年之际

，
认真

回顾我院国际科技交流的历史
，
总结国际合作的经验

，
以适应科学院工作发展的需要

，
进一步

拓展国际合作与交流
，
有其重要意义

。

一
、

国际交流由单向型转变为多渠道
、

全方位的曲折历程

�一�与苏联
、

东欧国家开展合作
，

拘一种模式

建国后一个时期
，
由于一些西方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

，
中国科学院的国际合作主要是

平良于同苏联
、

东欧等一些国家的学术机构进行交流
。

����年
，
以钱三强教授为首的 �� 位科学家应邀访问了苏联科学院及其科研机构

，
为中苏

两院合作打下了基础
。
从 ����年起

，
苏联科学院曾先后派遣几位苏联科学家来华任郭沫若院

长的顾问和研究所的顾问
，
协助筹划中国科学院的建设工作

，
同时逐步开展了两国科学家共同

进行综合考察等合作研究
。
中国科学院也选派一批中青年科学工作者赴苏联科学院研究单位

和大学进修或工作
。
根据中苏两国政府科技合作协定

， ����年中苏两院签订了第一个科学合

作协议
。
根据此协议

，
两院间每年签订一次科学合作执行计划

。
从此开始了两院之间有计划

、

的合作
。
同一时期

，
两国政府还签订了

“
中苏两国共同进行和苏联帮助中国进行重大科学研究

项目的协定
”
�即

“ ��� 项
”
�
。
其中我院负责的有 �� 项

，
包括� 数学

、

物理
、

化学
、

天文
、

地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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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以及电子
、

激光等新科技领域
。
从 ����到 ����年的 �年间

，
中国科学院派出科技人员赴

苏参加会议
、

考察
、

访问的人数共 ���人
，
邀请苏联学者来华工作

、

考察和讲学的人数共 ���

人
，
占全院国际交往总人数的 ��多

。 ����年 �月 �� 日和 ����年 �月 � 日苏联科学院院士大

会
，
先后选举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为苏联科学院国外院士

。

����年底
，
随着苏联专家的撤退

，
两院科学合作关系中断

。
���� 年随着两国恢复了政府

间文化和科技关系
，
两院又签订了新的科学合作协议

。
但每年双方来往人数远达不到协议计

划人数
。
这种局面持续到 ����年

“
文化大革命

”
开始

，
双方关系再度中断

。 ���� 年 �月 �� 日

两院协议期满
，
并自动失效

。

�� 年代和 �� 年代
，
中苏两院的科学合作

，
对我院和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

，
起过积极的作

用
。
特别是 ����年以前

，
苏联派遣科学家对我们有过重要帮助

。
当然

，
苏联通过合作也得到

了很多好处
。

从 �� 年代中期到 �� 年代初期
，
中国科学院先后与波兰

、

捷克斯洛伐克科学院 �����年�
，

匈牙利
、

民主德国
、

罗马尼亚
、

保加利亚科学院�均为 ����年�和阿尔巴尼亚地拉那大学 �����

年�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
，
但每个协议规定的来往人数很少

。
这些协议大部分于 ����至 ����

年先后失效
。

在开展双边合作的同时
，
我院也派不少科学家出席地区性的国际学术会议

。
如 ����年派

出大型代表团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成立原子能联合机构的会议
。
通过这类科学活动

，
不仅使

我院科学家在国际上结识了朋友
、

有益于科研工作
，
而且为筹组 ����年召开的

“
北京科学讨论

会
” ，
取得了经验

。

“
文革

”
期间

，
除由于服从政治关系的需要与个别国家的学术机构保持极少量的人员交往

外
，
全院国际合作与交流基本处于

“
僵旗息鼓

”
状态

。

�二�取韭美
、

西欧
、

大洋洲国家和日本的经验
，

博采众长

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
，
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
制订了

将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国民经济建设上来
，
实行对外开放

、
对内搞活的总方针

。
在国际关系上

奉行独立自主的政策
，
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工作出现了转机

。

为奋起直追世界先进技术
、

缩短科学落后的差距
，
中国科学院积极派考察团�组�和科学家

向美国
、
日本和西欧诸国取经探宝

，
开辟交流渠道

，
寻求合作伙伴

。
仅 ����至 ����年期间每

年就派 �� 几个院级领导人率领的考察团和众多的老科学家分别访问 日
、

美
、

英
、

西德
、

意
、

加
、

法
、

澳等国家
，
对各国科技现状

、

机构
、

经费
、

人才培养以及科研重点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
，
提出

了一批有一定水平的考察报告
。
与此同时还邀请上述国家著名科学家

、

高级科研管理人员
、

代

表团来我国访问
、

考察和讲学
，
他们对我院的科研和开发工作提出很多宝贵意见和建议

。
通过

相互考察与了解
，
自 ����年开始

，
中国科学院先后与以上各国的科学院

、

学会
、

大学
、

科研机

构签订了 �� 多个科学合作协议
，
为有计划

、

有步骤地与这些国家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打下了基

础
。

�
�

我院与美国
、

加拿大
、

澳大利亚的交流

中国科学院与美国的科技合作交流开始于 �� 年代初
。 ����年中美建交

、

邓小平同志访

美签署了中美两国政府间科技协定后
，
双方多渠道的合作取得了迅速发展

。
中国科学院与美

国官方
、

半官方和民间的科技交流也逐年增加
。 ����年我院与美国各渠道交流的总 人 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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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 ����年增加到 ���人

， ����年达到 �，��人
， ��年内增加了两倍

。

目前
，
我院与美国的科技合作包括政府间

、

两院间
、

研究所间与大学之间的合作协议
，
以及

科学家个人之间的合作项 目
。 ����年以来

，
在国家科委的协调下

，
我院单独或与有关兄弟部

门�如� 地矿部
、
国家海洋局

、
国家气象局

、

城乡建设与环境保护部等�联合与美方签订了 �� 项

科技合作议定书
，
占政府协定下合作议定书的二分之一

。 ����年
，
签订了中国科学院

、

中国社

会科学院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基础合作议定书
，
之后

，
国家教委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也成

为该议定书活动的参加单位
。
该协议自签订以来

，
双方合作项目达数十项

，
召开双边学术讨论

会近 �� 次
。
通过这些项目的合作

，
双方都有不少的收益

。
中美高能物理合作执行协议是 ���，

年初邓小平同志访美时
，
根据中

、

美两国科学技术合作协议
，
指派方毅同志代表国家科委和美

国前能源部长施莱辛格签订的
。
该协议有效期 ，年

，
后于 ���� 年又延长 �年

。
自该协议签订

以来
，
双方共开过 �次高能合作会议

，
促进了合作计划的顺利开展

。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已于

去年建成
，
并首次对撞成功

，
体现了中美两国科学家在高能物理合作方面的丰硕成果

。

自 ����年中国科学院与美国全国科学院签订谅解备忘录以来
，
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

系
。
双方每年互派一定数量的高级学者进行讲学

、

合作研究
。
从 ���� 年起

，
中美两院领导人

�

开始举行定期会晤
，
就一些共同关心的重大科技问题交换意见

。
确定了以生物工程为合作的

重点
，
并继续加强材料

、

环境
、

生态等方面的合作方针
。 ����年第三次中美两院领导人会晤

中
，
除了制订长期合作具体方案外

，
还确定举行以

“
全球变化

”
为主题的学术讨论会

。
我院华罗

庚
、

冯德培
、

周光召等被选为美国全国科学院国外院士
。
中国科学院还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

民间渠道是对美国开展科技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份
。
自 ���。 年以来

，
中国科学院与美

国各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关系有了很大发展
，
我院先后与明尼苏达大学

、

纽约市立大学等

七所大学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
还有许多大学虽然没有签订交流协议

，
但交往很多

。
如威士康

星大学
，
自 ����年到 ���� 年接受了我院有关研究所派遣的访问学者 ��� 人

，
其中一半以上已

先后回国
。
中国科学院每年还邀请若干个美国大学代表团来访

，
有计划地扩大交流范围

。

与美国开展学术交流的一个最大特点是
，
研究所与大学之间的交流非常活跃

，
科学家之�’��

的往来十分频繁
，
特别是美籍华裔科学家对发展中美关系

、

沟通中美科技交流的渠道
，
起了先

锋和桥梁作用
，
作出了重要贡献

。

�� 年来
，
中美双边学术讨论会大量增加

，
比较大的讨论会共开了 �� 多次

，
如海藻

、
山地气

�

象
、
生物昆虫防治

、
生物固氮

、

有机化学
、

认知心理
、

地球化学
、

计算机汉字识别
、

高能物理
、

全球

变化和科技政策等等
。

我院同加拿大的交流
，
除与有关大学

、

科研单位建立交流关系外
，
还与加拿大国家研究理

事会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
。
起初双方交流数额为每年 �� 人月

，
现在发展到 �� 人月

。

我院同澳大利亚的交流发展很快
。
自 ����年开始

，
先后同澳大利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联

邦科学与工业组织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交流量均为每年 �� 人月
。

�
�

我院与 日本的交流

战后的中日关系
，
一直处于不正常状态

。
但由于两国人民友好团体的努力

，
民间往来有一

定发展
，
形成了以民促官的态势

。 ����年两国关系恢复正常后
，
双方科技交往虽有所增加

，
但

幅度不大
，
领域比较狭窄

。 ����年 �� 月中日两国签署了
“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 ，
紧接着签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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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日文化合作协定和科技合作协定
，
为发展中 日科技交流打下了基础

。
�� 年来

，
中日科技交

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表现在 � ��� 来往人数成倍增长

。
����年中国科学院与 日交流进出总

人数 ���人
， ����年为 ���人

， ����年则达到 ����人
， ��年增加了 �倍

。
���渠道多了

。
继

����年中国科学院派出以周培源副院长为团长的代表团访 日之后
，
相继邀请 日本 学术振 兴

会
、
日本学术会议

、
日本学士院代表团访华

，
开辟了多种渠道

。 ����年起先后与 日本学术振兴

会
、
日本理化研究所

、

东京大学工学院分别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
。
自 ����年开始

，
利用中日两

国政府签订的文化协定
、
科技合作协定渠道

，
开展了较大规模的合作研究项目

。
如高分子化

学
、

宇宙线
、

冰川
、

湖泊生态
、
国际标准时间

、

高空气球等十几个项目
。 ����年通过官方渠道安

排的学者互访及合作研究数量
，
已占全年总交流量的 ��多

，
改变了中日学术交流以民间为主

的局面
。
此外

，
我院研究所与 日本学会间的交流活动急剧增加

。
仅 ����

、
���� 两年根据所

际
、

学会际协议进行的合作研究
、

双边学术讨论会等就有 �� 多个项 目
。 ���� 年由我院化学所

主持的以化学学会名义召开的中日双边高分子化学学术讨论会
，
日本派出了 ���名代表出席

会议
，
盛况空前

。
���内容丰富多彩

。
过去中日学术交流多为走马观花式的学术考察

。
据

����年统计
，
这种考察团�组�就有 �� 个

，
到 ����年减少到只有 �个

。 ����年中日合作研究

只有
“
蚕脑激素

”
一项

，
到 ���� 年就达��个项目

。
更可喜的是中日双方感兴趣的科学领域从传

统学科发展到新兴的尖端科学领域
。
例如在激光技术

、

计算技术
、

人工智能
、

半导体物理
、

加速

器
、

生物工程
、

高分子材料
、

空间技术等学科领域开展的合作已逐渐增多
。
近几年来与 日方开

展科学合作研究的另一个趋势是
，
由双方合资或由日方提供经费

、

仪器
、

装备等联合进行野外

考察的项目增多
，
如地学

、

生物学
、

黄土和沙漠化治理研究等
。

�
�

我院与西欧国家的交流

西欧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发祥地
，
第一

、

二次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这里
，
经济发达

、

科技先

进
。

与西欧国家的合作
、

交流在我院对外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
。 ����年我国与法国建交

，
打

开了与西欧往来的通道
，
后因我国发生

“
文化大革命

”
而中断

。 ����年恢复了往来
，
但规模极

小
。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
我院与西欧的科学交流得到迅速发展

。
迄今

，
中国科学院与西欧

� 个国家的 �� 个科学院或相应的学术机构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
。
����年我院与西欧国家的

交往总人数为 ���人
，
����年为 ��� 人

， ����年增加到 ����人
。
交往数量比较多的是联邦

德国
、

法国
、

英国
、

意大利等国
。

��� 中国科学院与联邦德国马
·

普学会的科学交流
，
始于 ���斗年

， ����年正式签订合作

协议
，
规定了交流形式和每年 ���个人月的交流数额

。
双方研究单位在生物�包括古生物�

、

生

物技术
、

沙漠
、

冰川
、

化学
、

天文
、

激光
、

空间等科学领域开展了合作研究
。
近年又发展到由对方

资助联合建立现代化的生物客座实验室
，
为双方科学家在华进行中长期合作研究提供了良好

的科研环境和条件
。

����年我院同联邦德国夫琅和费应用促进研究学会签订了科学技术合作协议
。 ���� 年

又进行了续签
。
�� 年来

，
双方就微电子学

、
信息数据处理

、

激光技术
、

生物技术
、

材料科学
、

计

算机辅助设计
、

同步辐射技术等领域以
“
项目合作

” 、 “
科学家交换

”
等形式进行技术交流

，
很有

成效
。

����年和 ���� 年
，
我院先后与联邦德国辐射与环境研究中心签订了

“
会谈纪要

” ，
与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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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数学与数据处理研究中心签订了
“
关于信息技术和有关方面的合作协议

” ，
在执行过程中

，

均取得了良好的进展
。

自 ����年起
，
我院与联邦德国洪堡基金会建立了合作关系

。
该基金会每年资助由我院派

出的 ��一�� �开始几年为每年 ��一�� 人�名青年科技人员赴联邦德国大学和科研单位进行博

士后研究工作
。
近年

，
我院又参加了我国与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建立的

“
合作项 目计

划
” 。
该基金会支持我院科学家赴联邦德国或在中国进行由双方科研单位商定的合作的研究项

目
。

��� 自 ����年初我院同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签署科学合作协议 �人员交流数额为 �� � ��

人月�年�以来
，
双方就互感兴趣的生物技术

、

软件工程
、

自动化
、

系统分析
、

机器人和数据库以

及地质矿产等领域进行人员交流和合作研究
，
有一定的收获

。
双方还举行过双边学术讨论会

，

如科技管理
、

材料科学
、

天然产物化学讨论会等
。

我院同法国原子能总署的科技交流
，
也富有成效

。
自 ��” 年双方签订科学合作协议以

来
，
在规定每年 ��� 人月交流数额内

，
双方就核物理

、

高能物理
、

等离子体物理
、

核生物和核医

学等方面开展合作研究
，
中法科学家合作研究成功的中子散射谱仪以及北京重水堆冷中源装

置
，
都是执行该协议所取得的重要成果

。

此外
， ���� 年我院先后与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和法国健康与医学研究院签订了

科学合作协议
，
都有一定进展

。

�������年签订的
“
中国科学院与英国皇家学会科学合作协议

” ，
是我院与英国科技交流

的主要渠道
。
自协议签订以来

，
双方交流逐渐深人

，
已从互派人员考察

、

讲学的方式发展到开

展合作研究项目�人员数额不限�
、

互派学者进行中长期工作�每年 �� 人月�
、

支持有发展前途

的青年学者深造等
。
后者主要是利用皇家奖学金赴英工作

，
规定从 ����年起

，
连续 �年每年

向我院提供 ��名奖学金名额
，
支持我院派中青年科研人员赴英从事研究工作 �年

。
我院与英

国的科学合作
，
特别在组织中英科学家联合进行地质考察以及开展中长期合作研究方面

，
双方

收益较大
。
我院贵阳地化所与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有机地球化学实验室合作研究达 �年之久

，

取得了具有国际水平的成果
，
便是一个例证

。

���我院同意大利的科技交流
，
主要是通过 ����年签订的

“
中国科学院与意大利国家研

究委员会科学合作协议
”
及

“
中国科学院和意大利原子核物理研究院科学合作会谈纪要

”
两个

渠道进行的
。
前者规定双方每年互派科技人员数额为 �� 人月�后者除规定双方每年可互派

�一�� 人月的学者到对方研究机构参观
、

考察
、

讲学外
，
对方还提供费用支持我院派 �一�� 名

科技人员赴意工作 �年
。

�，�我院与瑞典皇家科学院 �����年�
、
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 �����年�签订了科学合

作协议 �与荷兰教育科学部签订了科学合作备忘录 �����年��与比利时国家科学研究基金会

����� 年�
、

西班牙最高科研理事会 �����年�
、

奥地利科学院 �����年�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
。

除刚签定的某些协议外
，
其它协议都收到不同程度的效果

。

���� 年我院与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签订了合作协定书
，
同欧洲共同体科技组织也开展了科

技交流活动
。

中国科学院与西欧各国的科学合作领域广泛
，
形式多样

。
近年来又有新的发展 � ���除一

般性考察逐年减少
，
合作研究比重逐渐加大外

，
院属各单位与国外研究所直接建立连续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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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合作研究关系越来越多 � ���院属各单位同西欧国家的工业企业及其研究所建立了合作

关系����院属科技政策研究部门和国外学术机构之间就科技发展政策
、

科研规划和科研管理
问题经常地

、

及时地交流信息与经验
。

�三�与朝鲜
、

越南
、

东南亚
、

南美洲
、

非洲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交流
，

取长补短

中国科学院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科技交流
，
发展很不平衡

。
早在 �� 年代我院就与朝鲜开

展了科技交流
。
当时交流的主要渠道是通过中朝两国文化协定进行安排

。
����年我院同朝

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正式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
。
交流形式以互派人员访问

、

考察
、

讲

学为主
。 ����年以后

，
两院人员交往逐渐减少

。 ����年以后
，
中朝两院的合作关系有新的发

展
。
此外

， ����年中国科技大学还与朝鲜理科大学签订了科学教育协议
。 ���� 年我院与越

南科学院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
，
后已中断

。

近几年
，
我院与东南亚地区的印度

、

新加坡
、

泰国交往较多
。
最近又同巴基斯坦原子能委

员会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
，
与巴基斯坦科学院的合作协议也在筹备中

。
我院与香港地区在技

贸合作方面建立了新的关系
，
还与香港裘搓基金会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

。

随着我国与东南亚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 ����年东南亚各国科学院领导开会

，
成立了亚

洲各国科学院科学学会联合会
。
中国科学院前副院长严东生教授就任该会副主席

。

我院与南美洲
、

非洲的一些国家也有科学合作关系
。 ����年

，
我院恢复了在 �� 年代初与

古巴科学院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
，
签订了中国科学院与古巴科学院科学合作协议

。
在这以前

����� 年�我院还与巴西国家科学和技术发展委员会签订了在纯粹科学和应用科学方 面 的合

作协议
。 ����年还同阿根廷共和国国家科学技术研究委员会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

。

我院同非洲的科学合作
，
主要是于 ����年同埃及科学院签订了科学合作协议

。
同阿尔及

利亚科学院的科学合作协议
，
因无人员交往而自动失效

。

����年我院负责组织第三世界科学院第二次大会在北京的召开
，
有各国知名科学家 ��。

多名参加
。
我院先后有 �位科学家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

。
卢嘉锡教授还担任第三世界

�

科学院副院长之职
。

�四�恢复与苏联
、

东欧国家的科学合作关系
，

着眼全球

近几年
，
随着中苏关系的改善

，
中苏两院的科技交流关系

，
在中断了 �� 年之后又于 ���乐

年在北京签订了新的科学合作协议和 ����至 ����年合作计划
。 ����年 �� 月孙鸿烈副院长

率院代表团访苏
，
同苏联科学院签订了 ����至 ����年合作计划

。
在新的合作协议和计划中

，，

除了双方就共同感兴趣的问题互派学者访问
、

讲学
、

进行合作研究
、

参加对方举办的学术会议

外
，
还规定两院可以按等价原则交换各自研制的科学仪器和器材

。

不久前
，
苏联科学院院士大会 �����年 �� 月�选举我院院长周光召教授为外籍院士

。

����年 �月
，
苏联科学院院长古伊

·

马尔丘克院士应我院邀请
，
率 �� 人代表团来华访

�

问
，
签订了两院到 ����年科学合作基本领域和两院关于组织双方科研机构进行直接科学合作

和科技合作议定书
，
借以进一步发展中苏两院的科技合作关系

。

我院与东欧一些国家的科学合作关系也相继恢复
。
重新签订了中罗����，�

、

中南������、

中波 ������
、

中捷
、

中保 ������
、

中匈 ������
、

中德�民德�������两院科学合作协议
，
双方

交往在近年有发展趋势
。

�五�参加国际科技活动
，
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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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恢复后
，
我国许多学术组织陆续成为国际 组 织 的成员

，

并派大批科学家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
，
活跃在国际科技舞台上

。 ����年我院出席国际学术会

议的人数为 ���人
， ����年增到 ���人

， ����年上升到近 ����人
。

近 �� 年来
，
我院不仅派出大量科学家出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
而且逐步创造条件

，
在国内

召开各类国际学术会议
。
自 ���� 年起

，
已有计划地组织召开了数十次国际会议

，
其中 ����年

就达 �� 次
。

随着国际科技合作交流的逐步深人
，
我院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合

作关系也有进一步的加强
，
并争取到一些用于研究和开发项目的资助

。
我院与联合国大学�在

东京�签订了合作协议 � 与设在意大利底里雅斯特的国际理论物理中心关系密切 �与总部在尼

泊尔加德满都的国际山地综合开发中心的合作关系有很大发展
。

同时
，
我院还打通了争取世界银行贷款的渠道

。
近年来

，
我院作为创始人之一

，
参加了世

界实验室
，
并负责世界实验室与我国合作项目的总协调

。

此外
，
我院有越来越多的科学家特别是中青年科学家同国外建立了学术联系

，
他们在国际

学术机构中和国际学术会议上具有较强的活动能力
，
其中有近 �� 位科学家当选为国际机构的

主要领导人 �有近 ��� 人次知名度较高的科学家在国际组织中任职
、

在外国科学院受聘为国外
「

院士
、

在大学和科研机构受聘为客座教授
。
为提高我院科研水平

，
我院还聘请了 ��多位著名

的外籍科学家�包括英
、

法
、

瑞典
、

瑞士
、
联邦德国

、
日本

、

美国等国科学家�担任中国科学院及其

下属研究所的名誉教授和客座教授
。
通过这些高层次的科技活动

，
大大提高了中国科学院在

国际科技界的知名度
，
扩大了学术影响

。

二
、

国际科技合作交流工作的经验和体会

�一��� 年来
，
我院的国际合作走过了艰难而曲折的道路

。
事实说明

，
只有国家的安定团

结
、

对外执行开放政策
，
国际科技交流才有可能得到发展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

，
随着国

家改革
、

开放的深人发展
，
中国科学院的对外交往已进人到空前活跃时期

。
形成了全方位

、

多

渠道
、

多层次的国际合作的交流格局
。

�二�实践经验告诉我们
，
在国际科技交往活动中

，
既要有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

，
又要有灵

活机动的工作方法 �既要服从国家的外交总政策
，
又要发挥科学院的特点和优势

。
这样

，
才能

一

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
，
抓紧时机

，
学习并掌握世界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

，
做出具有国际

水平的科研成果
，
为我国四化建设服务

。

�三�国际科技合作
，
是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研究所

、

科学家的重要学术活动
，
只

一

有按照科技交流的规律办事
，
才能取得实际效果

。
因此

，
在认真贯彻执行外交政策

，
实行集中

统一管理的前提下
，
要进一步扩大研究所的自主权

，
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
为更多的科学家

，
特别

是中青年科学家参加国际交流活动创造更好的条件
，
使他们经受锻炼

、

增强活动能力
、

扩大学

术影响
。

�四�国际科技合作
，
是全院科研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份

。
根据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和

国家的科研长远规划
，
以及全院的科研任务

，
确定院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布局和合作计划

，
制订

出近期规划和长远目标
，
以促进国际交流有目的

、

有计划
、

有步骤地健康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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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官民结合

” ，“
以民促官

”
是我院长期以来国际合作交流的两种渠道

。
这两种交流各

有所长
。
通过政府间的合作

，
我们可以把重点放在民间渠道无法解决的

、

投资高
、

综合性强
、

难

度大
、
周期性长的重大项 目上

，
而民间交流则比较灵活机动

，
交流领域也比较广泛

，
有利于促进

合作交流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

�六�平等互利是我们在开展国际合作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
但平等互利绝不是平均分配

，

也不可能在每个合作项目上
，
要求合作双方得失相当

，
而是要根据实际情况

，
以解决我科研中

的迫切问题
，
了解并掌握世界先进技术

、

促进科技发展为前提
，
求得合作双方在各个合作领域

、

各个合作项目的总体平衡
。

�七�对外交往的形式和内容直接影响到合作质量
，
我院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 一是从一

般性的访问
、

考察
、

讲学等发展到合作研究
、

联合办实验室
、

合作进行野外考察
、

合作开发新技

术产品等� 二是从单纯的学术性交流发展到技术上的合作研究
，

取得了短期参观访问所不能

取得的效果
。
这种合作形式

，
不但应保持和推广

，
还应继续探索新的合作内容和形式

，
以促进

国际合作交流向更高层次发展
。

�八�在积极开展国际科学技术合作的同时
，
与国外开展科技管理

、

科技政策 以及 科学

院发展战略问题的交流
。
通过这些交流活动

，
了解并吸收了国外一些先进的

、

成功的管理思

想和管理方法
，
对于我们转变观念

、

提高科研管理水平和深化科研体制改革
，
均有很好的作

用
。

�九�几十年来
，
我们在基础科学研究领域的国际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
有较丰富的经

验
，
而对于技术开发研究方面的国际交流则比较生疏

，
尚缺乏经验

，
出于对科研体制深化改革

钓战略考虑
，
中国科学院

“
一院两制

”
的发展模式势在必行

。
为了适应新形势的发展

，
我们国际

合作交流工作
，
也面临着转变观念

、

深化改革的问题
。


